
1988年12月19日，在与病魔苦斗60年后，我的父亲

高士其与世长辞。此后不到一个月，国际小行星命名委

员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批准将国际编号3704号行星命

名为“高士其星”。回顾父亲“有限而又无穷”的一生，他

在数百万字著作与四句格言中留下的宝贵精神，值得我

们永远铭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05 年，我的父亲出生在福建福州。从小，他受到

家庭私塾的教育和山中寺庙道观的熏陶，熟读儒道易佛

的经典；“西学东渐”以来，他又接触了自然科学和西方

文化经典。

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后，父亲

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一切科学都抱以极大的兴

趣。他尤其喜欢化学，因为通过化学可以生产粮食、制

作衣服，为祖国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就这样，父亲在全

世界文明成果的滋养下成长起来，并树立了科学救国的

理想。

1925年，父亲由国家保送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

系。正当他准备攻读化学博士时，噩耗传来：祖国瘟疫

蔓延，姐姐度平不幸死于流行性疾病。悲痛之下，父亲

决心转而报考芝加哥大学医学科学研究院，攻读微生

物、细菌、病毒、公共卫生学这一冷门方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这是父亲当时的座右铭。勇猛精进的父亲踏入了

医学实验的“战场”，为加快实验进度、尽早挽救同胞们

的生命，他不怕受伤和牺牲，甚至吞食带有毒菌的食物，

在自己身上做感染实验。然而，命运给了父亲沉重的

一击——在一次实验中，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意外破裂，

病毒顺着他的左耳进入小脑，破坏了中枢运动神经。父

亲从此留下了后遗症，行动开始不便、肌肉逐渐僵化，慢

慢趋向全身瘫痪。在此情况下，父亲不仅带病读完了博

士学位的全部课程，还前往耶鲁大学继续深造。

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0年，父亲学成归国。他先是在南京“中央医院”

任职，不久就因看不惯腐败的环境，愤而辞职。正在他

对前路颇感迷茫之时，恰逢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发起“科

学大众化”运动，这触动了他的心弦——为民众和儿童

撰写科普书籍，不正是“文理双修”的他所擅长和渴望的

事业吗？

于是，父亲在上海阁楼的亭子间里正式开始了科普

创作。撰写第一篇科学文章《细菌的衣食住行》时，他将

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意味着“去掉人旁不做官，

去掉金旁不要钱”。这是他的第二句座右铭，也是他恪

守不渝的人生格言。

从 1934 年到 1937 年间，父亲完成了近百篇科普作

品，汇编为《菌儿自传》《细菌的大餐馆》《我们的抗敌英

雄》《抗战与防疫》4本书。淞沪会战前夜，父亲迎着漫天

隆隆的炮声，来到开明书店的小窗，交上《菌儿自传》的

最后篇章。随后，他毅然北上，奔赴延安。

作为“延安第一位红色科学家”，父亲受到了热烈的

欢迎和温暖的照顾。毛泽东主席7次到窑洞探望父亲，

将他列为全党、全军、全体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每次

开大会，都由警卫员将父亲背上主席台，坐在毛主席身

边。1939 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亲自写信

祝贺。考虑到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党中央还送他去

香港等地治疗、休养。

父亲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在延安做出了一番科学事

业。他与董纯才、陈康白等人发起了“国防科学社”，与

成仿吾、艾思奇、郭化若、周扬等人发起了“新哲学会”

“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还发起召开了两次“革命医学座

谈会”。他也在延安的哲学科学运动中获益匪浅，创作

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科学诗《天的进行曲》。

在文化抗战战线上，父亲是唯一的科普作家，他无

法走上战场，便以笔为刃；疾病使他丧失了握笔写作的

能力，他便采用口述方式坚持进行创作。他率先预言了

毒气战、细菌战、生物战的发生，并提出了种种预防措施

和办法，普及知识的同时不断地呼吁人们奋起抗战，极

大地鼓舞和激励了人们的革命热情。

把科学交给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目睹全国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

设，感受到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科学知识的武装，父亲旗

帜鲜明地提出：“把科学交给人民！”秉持着这一信念，从

1949 年到 1966 年，他创作了 60 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

普论文，写下了 2000 多行科学诗，出版了 20 多部科普

著作。

父亲不仅“单打独斗”，还拉起了一支科普作家队

伍，并帮助他们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名科普作家叶永

烈就曾写道：“高士其是恩师，成为我从事科普创作的楷

模。”父亲还心系科普工作的建设，在他的建议与推动

下，一度停止活动的中国科协得以恢复，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与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现中国科普研究所）先后

成立，中国科普事业迎来了新局面。

然而正在此时，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吸入式肺炎，

这场疾病剥夺了他唯一的口述创作方式。一辈子不

曾甘心向命运屈服的父亲，决心时隔40年重新提笔写

作。刚开始，钢笔在他手中重若千钧，勉力写出的字

迹乱得不堪辨认。从每天写几十字，逐渐到两三百字、

七八百字、两千多字……笔记本上无数道颤抖的划痕，

组成了灿若星辰的宝贵篇章。

当使有限向无穷延伸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天早上，我帮助父亲

起床，他微笑地看着我，我不禁冒出了一个问题：“您这

一生苦不苦？”他微笑着答道：“不苦，不苦。”“您这一生

难不难？”“不难，不难。”父亲依然带着灿烂的微笑，我

却忍不住转过身去，眼泪哗哗地往下流。一个全身不

能动的人，尚且如此乐观、坚毅，而我们身体健康的

人却往往不懂得珍惜、不觉得幸福……

耄耋之年的父亲，留下了最后一句格言：“我

能做的是有限的，我想做的是无穷的，有生之年，

一息尚存，当使有限向无穷延伸。”今天，人们依

然在读他书写的故事，“高士其星”也依然在

夜空中闪耀，他再一次亲身实践了最后的格

言——投身于中华民族永远延续的科普

事业。

（作者系高士其之子）

科普时报记者毛梦囡整理

高士其爷爷与青少年的精神对话
□ 王志芳

1977年10月，高士其在《光明日报》发表《给

青少年的一封信》。不久后，这封信便被收入语

文教材，在“科学的春天”这一重大历史时期，点

燃了无数青少年的科学梦想。

这种引领是生动的、卓有成效的。1986年，

北京市北宫门小学的师生深受高士其事迹与精

神的感召，发起了“高士其爷爷在我心中”活动。

师生共读他的著作，校园内通过广播传颂他与病

魔搏斗、在轮椅上为人民书写的奉献精神。“爱祖

国、爱人民、爱科学”逐渐融入孩子们的心灵深

处。“高士其爷爷”不仅是一个温暖亲切的称谓，

更是一种力量、一种方向。

最为动人的一幕是，师生代表前往北京医院

探望高士其，两名少先队大队长庄严行队礼并敬

献了一条红领巾。由于高士其当时插着氧气管，

孩子们便将红领巾放在他的身上以示敬意。高

士其眨着眼睛，始终保持着微笑。之后，这条珍

贵的红领巾就被镶嵌在镜框中，送至位于北京西

直门外大街142号院的“高士其小楼”。

30余年过去，这条红领巾至今仍陈列在“高

士其小楼”里。而当年献礼的小男孩，如今已成

长为一名医学科技工作者，正以实际行动延续着

高士其以科学服务人民、用医学守护生命的理

想。高士其的故事，如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着

无数青少年前行的道路。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士其和他的四句格言
□ 高志其

他们眼中的高士其

把科学交给人民 让人民享受科学
——纪念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高士其诞辰120周年

图①图①：：年轻时的高士其年轻时的高士其。。选自选自《《高士其科普作品精选高士其科普作品精选》》
图②图②：：19491949年的高士其年的高士其。。选自选自《《高士其科普作品精选高士其科普作品精选》》
图③图③：：晚年的晚年的高士其在创作高士其在创作。。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供图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供图

高士其先生始终关心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便在特殊时
期，他还是熬着夜，写下了生命记录，用“生命是一首唱不完的
歌”的文字传递希望。到了晚年，他积极推动科普事业走向制
度化，倡议成立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呼吁成立中国科
普创作研究所。这些提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准。他
做的这些工作，为我们国家培养了更多的科普创作人才，组建
起了专业科普研究队伍。

——王春法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口述手写，创作了四五十
年。他的作品不仅是科学知识的象征，而且也是精神力量的代
表。他在书里写道：“我虽渺小，但我的存在与整个世界息息相
关。”他将科学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对生命价值的深切珍视，正
是其科学精神的最高体现。

——王渝生 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

高士其因姐姐死于瘟疫而转向细菌学，瘫痪后坚持为青少
年传播科普，告诉我们“科学的意义，在于用它帮助谁”；他让老
农听懂防疫、孩子爱上科学，启示我们“科普是治愈焦虑的良
药”；从参与筹建中国科学技术馆到如今科普数字化，他“把科
学交给人民”的誓言，始终与“科技强国”的使命同频。

——吴迪 人民德育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